
文化周末44 2025年8月3日 星期日

□主编 成岳 视觉 苗高莹 校对 毕永梅 信箱 jnrbzhoumo@sina.com
生活

社址：济宁市洸河路22号新闻大厦 邮政编码：272017 电话：2343393（综合办公室） 2343207（总编办公室） 传真：2343334 发行热线：2343593 广告许可证：2720004990002号 月价：40元/份 印刷：济宁日报印务有限公司

亲情

美食天下走过南北，看过不少风景，嘴巴也尝过不少
味道，但潮州的凤凰镇，那一口一口慢火炖出来
的味道，却总叫人心里热腾腾的，像早春山头刚
冒出来的一团雾气。

凤凰镇，地处潮州凤凰山麓，是岭东有名的
古镇之一。镇不大，却有山有水，有茶有书，有
市井气，也有文人风。据地方志载，凤凰镇旧名
凤山，历史可追溯至明清时期，源于山形如飞凤
而得名。

这里自古便是潮汕地区茶叶的重要产地，
凤凰单丛茶就从这山间一脉脉地流向广府、闽
南，甚至远销海外。街道依山势起伏，青砖铺
地，屋檐滴水，老人坐在骑楼下喝茶聊天，孩
子在巷子里踢毽子，阳光从瓦缝洒下来，像是
时间在屋瓦间打了个盹，轻轻落在旧日光阴
里。

凤凰的东西，不张扬，不浓烈，却耐咀嚼，像
朋友间的谈话，淡淡的，但又让人记很久。

譬如那一碗豆腐鱼头汤。鱼头要大，豆腐
要嫩，汤要白。锅里小火咕嘟咕嘟一阵煮，将鱼
的鲜与豆腐的清拢成一体。一勺入口，先是温
软，继而鲜香满舌，如巷口老人摇着蒲扇讲的家
里头闲话，细水长流。街头巷尾的小馆子里，这
汤俨然饭桌上的第一味，一锅汤，一碟咸菜，便
是一天的好胃口。

浮豆腐则是巷口最香的一道烟火气。豆腐
是凤凰镇自产的，切得规规整整，下油锅时得小
心，油热得刚好，豆腐下去“吱啦”一声，就香气
四溢。炸好了，外酥里嫩，咬开还有热气。最妙

的是蘸料，或是韭菜盐水，或是蒜泥白醋，将浮
豆腐夹起，裹上几片新鲜的薄荷叶，清香扑鼻，
满口生风。每至初春微暖，凤凰人就爱炸上一
锅豆腐，一家老小围炉而坐，吃得人笑眯了眼，
心里热了三分。

再走几步，转入镇西石街，巷口炒鸡肠粉的
小摊坐满了人。鸡肠粉不过是因其形得名，实
则米浆蒸成的粉条。锅热油香，放入粉条，再加
肉末、鱿鱼丝、韭黄或是包菜丝，火候一到，香气
满了小巷。粉条滑弹，配料鲜香，嚼着嚼着，竟
生出几分感动来。

凤凰的米粉也好，鸡肠粉也罢，都是街头巷
尾的家常食。摊主用的是铁锅旧铲，一手翻炒，
一手招呼客人，动作从容，语气亲切，无论你是
回乡的游子，还是初来的游客，都被叫一声“来
来来，猛猛坐。”

潮人好汤，汤是家风，也是人情的调剂。苦
刺心肉丸子汤就如此。苦刺心，青中带刺，带一

点南方的脾气，苦得倔强。肉细细剁成茸，搓得
圆润，一入锅，就慢慢浮起，泛着细嫩的白光。
汤水清清，苦中带甘，喝起来竟有几分温柔，像
凤凰山，看着清冷，其实藏着热气。家中长者常
说：“吃点苦刺心，清清肠胃，也清清心气。”

那一道红焖山猪肉，是冬天的安慰。山猪
肉肥瘦有致，红烧入味，酱香浓郁。锅一揭，香
气四溢，夹一块入口，皮糯肉烂，嘴角油光泛亮，
心里却熨贴得很。腊月里，凤凰一些村落仍有
杀年猪的习俗，架灶焖肉，香味顺着巷子一路
飘，像在招呼整个村庄来坐席。

若是小酌，怎少得了糟鸡爪。鸡爪冰镇后
浸在糟汁里，酸香微甜，一口咬下，筋脆肉滑，酒
香暗涌，是凤凰人的清雅小趣。镇上的老茶馆，
有时不止沏茶，也摆上一盘糟鸡爪。几个老先
生边说古文典故，边轻啃鸡爪，桌上茶汤温着，
笑声断续，颇有闲情。

盛夏里，最宜来上一锅车白苦瓜砂锅汤。

车白是海里来的，苦瓜是地里长的，一碗汤里汇
着山海气。汤清味淡，入口微苦回甘，像小时候
赤脚跑过巷子回家喝的一口清汤，看着寡淡，实
则余味无穷。凤凰山的风穿过水田，吹到饭桌
边，一口汤下去，暑气散了大半。

夜色四合，老街的石板开始泛凉。若是傍
晚时分路过桥头，会闻到一阵金不换炒山坑螺
的香。摊主娴熟地爆蒜、翻锅、加料，壳壳作
响。客人坐着小板凳，啜着螺肉，吮指回味，辣
香中透出野气。山坑螺生于溪石之间，个小味
浓，是凤凰人“从小吃到大”的玩意儿，一口接一
口，停也停不住。

吃罢螺，再泡壶茶。凤凰单丛，不争不艳，
自有一派山林风骨。香气清雅，有花香，有果
香，也有那一丝丝若有若无的木香，像凤凰山的
晨雾，从茶盏里悠悠地浮出来。茶汤金黄澄亮，
一盏接一盏，从喉咙暖进心里。有人说：“潮州
人待客，不请吃饭，先请喝茶。”茶，是礼数，也是
情意。

我常想，凤凰人做菜泡茶都不急。也许是
山里人知道，很多味道，是急不来的。要熬，要
炖，要慢慢吮，慢慢泡，慢慢活。日子在锅里煮，
在壶里泡，在嘴里回味，也在心里沉香。凤凰的
味道，是屋檐下煮出来的家常温柔，是人间烟火
中最不舍的一口暖。

①浮豆腐②炒鸡肠粉③苦刺心肉丸子汤④
红焖山猪肉⑤糟鸡爪⑥车白苦瓜砂锅汤⑦金不
换炒山坑螺 ■王可欣 摄影

凤凰深处有滋味
陈小丹

每次跟着爸妈去乡下看外公外婆，总是匆匆
忙忙，就像一阵风，呼呼地来，又呼呼地走。我都
没机会去瞅瞅妈妈常挂在嘴边的，她小时候玩耍
过的那些田野山坡。

终于！在我十一岁那年，妈妈总算放心让我
留在外婆家过暑假啦。那个暑假的乡下，对我这
个小毛孩来说，简直就是闯进了一个全新的神奇
世界。我睡在妈妈以前的房间，走在她小时候玩
耍的林中小径，听着外公外婆讲妈妈小时候的趣
事，一切都新鲜得不得了。还有表弟表妹陪着
我，一起在外婆家探索这个新世界。

刚到外婆家那几天，我和表弟表妹不是在院
子里撒欢，就是外公外婆陪着去邻居家串门。可
没过多久，就觉得没啥意思啦。直到有一天，我
骑着外婆的三轮车，在院子里慢悠悠地晃荡，表
弟表妹也跳上了车厢。我灵机一动，装成搭客
佬，扯着嗓子问：“两位同学，你们想去哪儿？”

表妹抢着说：“哎呀，我们也不知道去哪儿，
先出发呗，走到好玩的地方就停下来。”

表弟也跟着喊：“这儿好多地方我们都没去
过，都想去！”

随即，我们想出了一个超棒的“穿越时空”游
戏。一个人骑车找目的地，另外两个人坐在车厢
里闭上眼睛，到了地方才能睁开，这样就能不知
不觉“穿越”到新地方啦。

我先骑着三轮车，带着表弟表妹穿过了几条
窄窄的小巷，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座古炮楼。我大
声宣布：“目的地到啦！”表弟表妹睁开眼睛，惊讶
得嘴巴都合不拢：“这是啥房子呀？”

我们抬头数了数，这炮楼可有三四层楼高
呢！全是用土坯堆起来的墙，有的墙面掉了些
土，可墙体还是又厚又结实。每面墙上都有三个
方形的小窗户，最顶层还有几个枪眼。

这时候，我想起外公曾经跟我说过，他小时
候躲进过这炮楼。以前啊，那是兵荒马乱的，到
处打仗，土匪也特别猖狂，村子经常被土匪打
劫。为了防土匪，全村人齐心协力盖了这炮楼。
炮楼主要是用来存粮食和防贼的，一旦土匪来
了，全村人就都躲进去自卫。

我们站在炮楼旁边，脑袋里想象着当年人们
在这儿和土匪拼命，保卫家园的英勇场面。表弟
兴奋得直叫：“我只在电视里见过，没想到外公家
这儿也有这样的事儿！炮楼保护了大家，咱们可
不能用手去抠它的土！”

接着玩下一轮，这回表弟骑车，我和表妹坐
在车厢里闭着眼睛。一路上，我隐隐约约听到车
轮和土路摩擦的声音。等我睁开眼，哇，居然到
了一片树林里！我忍不住大喊：“太神奇啦，好像
一下子就从炮楼‘穿越’到树林啦！”

树林里有个正在捡柴火的老爷爷，热情地跟
我们打招呼。知道了我们是谁家的孩子，老爷爷
就说起了妈妈几姐妹的过去。“以前农村的孩子
都捡过柴火，那时候农村都是土灶，一天都离不
了柴。煮饭、炒菜、烧水、煮猪食、烤火，都得用
柴。除了家里要用，捡树枝、扫树叶还能挑到集

市上去卖，补贴家用呢。”
说到大姨，老爷爷竖起大拇指：“你大姨在村

里捡柴火那可是出了名的！每次她都是孩子里
捡得最多的。要是有大人比她捡得多，她就自己
悄悄再回树林多捡一趟。”

我们这才知道，大姨从小就有股子不服输的
劲儿，“人勤则事成”，一直到现在，大姨都特别勤
快，还教导我们勤劳才能让日子越过越好。我们
也跟着老爷爷捡起了柴火，还比起赛来。

从树林出来，我又骑车带着表弟表妹“穿越”
到了田野。那田野一望无际，我们高兴得又蹦又
跳，在田埂上撒开脚丫子跑。看到茄子、豆角、青
菜，又跑到大人们正在收割的稻田，发现一群小
朋友也在帮忙。我们好奇地问：“这是什么菜？”

一个小朋友满头大汗，抱着一捆稻子说：“这
是米饭！”

我一下子想起课文里写的农民伯伯辛苦种
地的样子。大人们笑着说：“你们可别浪费粮食，
多吃饭才能长大个儿！”

我又想起，爸妈像我这么大的时候，都已经
会种大米、会煮饭啦。于是，我和表弟表妹也走
进田里，跟小朋友们一起把打好捆的水稻整整齐
齐地码好晾晒。

从田野回来以后，我们都抢着帮外公外婆做
家务。再后来，不用“穿越”啦，我们已经把乡下
的每个角落都摸得透透的。每个角落都像藏着
宝贝，藏着先辈们留给我们的教导。

暑假结束，妈妈惊讶地发现，我吃过的饭碗
一粒米都没剩下。哈哈，从那个暑假“穿越”回
来，我可长大啦！ ■苗青 摄影

古炮楼和树林老爷爷
邱杰超

傍晚时分，院子里来
了一群人，他们个个穿着
军装，扛着枪，背着行军
包，步伐整齐地一个紧跟
着一个，相继走进了院
落。一会儿，院子里就涌
进了几百人。

一个军官模样的人
站了出来，对众人说：“大
家都放下背包，今晚就暂
时借住在这个院落里休
息，明天了再继续行军！”

军官四下打量着，见
周围静悄悄的，便向着母
亲的产房走来。其实，脚
步声响起的时候，父亲和
母亲就已经听到了。见
到那么多扛着枪的人，他
们吓得浑身瑟瑟直抖，再
也不敢出来了。

想必院里的人家都听
到来了这么多人，见这阵
势，也都不敢出来，关门闭户，躲进了家里。只
是母亲的产房在院子的最前面，那个军官径直
掀开了门帘，敲门走进了母亲的产房。

这是母亲生的第二胎，生第一胎的时候，
因为干活太劳累，孩子流产了，是一个男孩。
这是母亲怀的第二个孩子，也就是我的大哥。
父亲和母亲百般小心，生怕再有个什么闪失，
就包括我的爹爹奶奶，都在小心地呵护着母
亲，重活累活，都不敢让母亲再做了，只是好好
养胎，将孩子平安顺利地生下来。

可在那时，不干活怎么行呐。社会动荡，
朝不保夕，地里长的一点粮食，自己能不能吃
到还不一定，家里更不会有存粮。有一点粮
食，不是纳了军粮，就是被土匪抢了，年年种，
年年饿肚子。

明知种下的粮食在家里存不住，还得不停
地种，母亲的累是免不了的。又要种地自求活
命，又要保住肚子里的孩子，幸得一家人爱护，
母亲平安顺利地生产了，这让一家人都很庆
幸。毕竟，这是父亲的第一个孩子。

那个军官是不知道母亲在坐月子的。女
人坐月子，男人是不进产房的，这是民间的忌
讳。当兵的人，走南闯北，不在乎这个。他撩
开门帘推门而入的时候，父亲正坐在母亲的床
前，本能地想护着母亲。

军官对父亲说：“老乡，不要怕，我们不会
伤害你们的，也不会拿你们的一针一线。你们
放宽心，我们只在这里暂时歇歇脚，明天一早
就走了，你们不用害怕的！”

父亲见那军官如此说，便从母亲的床边站了
起来，怯怯地应着：“好，好，你们要用什么东西，
家里有的随便拿！”那军官说：“不用，我们自己
带的有干粮。我们吃点干粮，喝点山泉水就行。”

父亲带着不相信的眼光，抬起头看了看军
官，见他浓眉大眼，双目炯炯，一脸正气的样
子。这让父亲诧异了，这么些年，村庄不是来
兵，便是来匪，来了见鸡逮鸡，见猪杀猪，牛羊
更是随便地牵，进到家里翻箱倒柜，值钱的东
西洗劫一空，村子里的人就是这么穷下来的。

那个军官转身的时候，父亲跟着出来了，
看着院子里那些席地而坐的兵，便说：“外面冷
吧，寒冬腊月的，要么，到屋子里挤挤？”那军官
说：“不了，我们就在这里凑合一夜，军人常年
出门在外，已经习惯了，没有给你们带来惊扰
和惊吓就好！”

父亲说：“你们跟别的军队真不一样，说真
的，你们才来的时候，我们害怕极了，不知会遇
上怎样的大难临头。没想到，你们丝毫不打
扰，太意外了。没想到，天下还有这么好的兵，
这么好的军队！”

那军官说：“我们的军队就是保护老百姓
的，为老百姓打天下的。我们革命打仗的目
的，就是为了让全天下的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
子，保护老百姓是我们的职责和义务。”

说罢，父亲又指了指院子前面地头上的麦
草堆，说：“你们可以将那些麦草垫在地上，能
保暖！”那军官说：“行，明天早晨我们仍旧给你
们堆起来！”于是，那些军人给各自的行军被下
放了一些麦草。

人多，麦草不够，有的放到了，有的没有放
到，父亲又让他们拿了一些玉米秆。见这些军
人真的不侵害老百姓，一些胆大的人也出来
了，将他们的麦草和玉米秆也都贡献出来，甚
至有玉米壳子的，也都一一拿出来了。

那天晚上，这些军人在自己的行军被上睡
了一夜。冬天的夜，确实很冷，母亲的产房里
烧着木炭火，也觉得房间里冷得瘆人，可窗外，
天当被子地当床，会怎样的冷？母亲心里忖
着，隔着窗户的缝，时不时看向窗外。

起先，军人们还坐在行军被上说说话，后
来，就蜷缩着睡去，时不时地还传来一阵阵酣
声。母亲想，他们一定是走累了。夜慢慢地深
了，这一夜，母亲睡不着，父亲也睡不着，他们
都在床上翻来覆去，只有我不谙世事的大哥睡
得浑然不知。一直到后半夜，母亲才睡着了，
这一睡，一觉到天明。

第二日，待父亲和母亲醒来的时候，那些
军人都走了，走得光光的，一个不剩，而那些麦
草、玉米秆、包谷壳，却被清理得干干净净。这
一夜，母亲的产房外来了几百人，又仿佛一个
人也没有来过，一切似乎都是他们没来时的模
样，一切又似乎不是他们没来时的模样。

周围的样子没一丝改变，而父亲和母亲的
心里却翻腾着，都是穿军装挎枪的人，他们和
以前的那些人就那么不一样？父亲毕竟是读
过一些书的人，他对母亲说：“要变天了，估计
要变天了！”母亲说：“那是变好，还是变坏呢？”
父亲说：“当然是变好呀！就冲这些军人的言
行，我感觉我们的好日子很快就要来了！”

母亲闻听此言，露出了从未有过的喜悦，
低下头来，对怀里的大哥说：“孩子，你幸运啊，
苦日子快要过去了，好日子就快来了，你快快
地长大哟！”

果然，没多久，国家就解放了。此后，村庄
里再也没有来过这么多拿枪的军人，而那一晚
的风平浪静与相安无事，却常常浮上母亲的心
头，令母亲感慨万千，时忆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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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回老家，吃过晚饭与父亲在大槐树下乘
凉。月色凉风中，父子二人坐在马扎上，轻摇着
蒲扇，忆起我儿时的趣事。

说着笑着，父亲突然问我想不想换一部新手
机，把我的旧手机留给他用。我一怔，说我的手机
刚换没多久，我再给您买一部新的吧？父亲摇摇
头，说舍不得花这个钱，现在这个手机还能用呢。

我笑了笑，正要打趣父亲是个“大老抠”。父
亲却掏出他的手机，叹了口气无奈地说，他跑了
好几家手机店，都没有找到这款手机的壳。他在
外面跑业务，添加别人的微信，客户见他的手机
壳这样旧，态度立马变得恶劣。

借着昏暗的月光，我看向父亲的手机，心头
被狠狠戳了一下。用了多少年啊！壳子像浸了
酱油般的焦黑蜡黄，布满了裂纹，四角缺失了两
角，差点就套不住手机了。

我立马在网上买了新的手机壳，在我们年轻
人看来如此简单的一件事，竟困扰父亲这么久。

那一刻我意识到，父亲跟不上时代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当父亲打来电

话，我总推说在忙工作、忙社交、忙学习，接着便
在叮嘱声中挂断电话。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已
经长大成人的我，是否给过父亲可以依赖的信
号，是否耐心教会父亲这个新时代的新事物。我
这个忙于追赶时代的年轻人，有没有停下来看一
眼身后，已经被时代远远抛下的父亲。

睡前，我将父亲的手机壳拍照发到了朋友
圈，配文说：父亲跑了几家手机店买不到的手机
壳，我在网上轻而易举地买到了。在这个飞速发

展的时代，我们的父母走得太慢了，慢到没有人
会耐心等待他们。而我们这些子女，可能是唯一
愿意停下来等待他们的人。

很快，朋友们纷纷在评论区留言感慨。
有人说，自己才发现母亲的手机下载了一堆

广告软件，运行非常卡顿。母亲不会卸载这些软
件，就这样默默忍受了三年。

还有人说，自己父亲的手机摄像头坏了，怕
花钱，一直没舍得去修，将就着使用了两年，连扫
码付款都不会。可是，他刚刚致电官方客服才知
道，这种老款手机去售后修理摄像头，只需要二
十元钱……

世界上最好的孝顺，就是不让父母被时代抛
弃。身为儿女，让父母跟上时代的步伐，享受更
便捷的生活，既是对养育之恩的回报，也是岁月
流转中的温情守候。

有句话说得好，父母养我们长大，我们陪父
母变老。

父亲的手机壳
李亚鹏

女儿坐在玩具堆里，小手紧紧攥着一只绒毛
已有些旧的小熊，那是她妈妈陪她逛商场时的

“战利品”。她时不时地抬起头，望向门口，眼神
里满是期盼，仿若只要再多看一眼，妈妈就会魔
法般突然出现。

晨曦微露时，妈妈已融入上班的人潮，将女
儿睡梦中的呢喃与不舍留在身后。夜幕深沉，城
市浸入梦乡，妈妈才拖着疲惫踏入家门。有时，
女儿熬不住困意睡了，妈妈只能轻手轻脚走到床
边，借着昏黄的夜灯微光，凝视女儿的睡颜……

“爸爸，我想妈妈。”女儿软糯的声音，带着哭
腔。看着她眼眶里蓄满的泪水，仿佛下一秒就要
决堤，我张皇失措，心被揪成一团。就在这时，我
突然想起了AI软件，像是抓住救命稻草，匆忙打
开手机，将软件声音调成妈妈预留的音色，带着
一丝忐忑，递到女儿面前。

“宝贝，妈妈在这儿呢。”AI软件的声音，瞬
间点亮女儿黯淡的眼眸。她“腾”地一下坐直了，
双手紧紧抱住手机，原本挂满泪花的小脸，瞬间
绽放出灿烂的笑容，眼中的光芒夺目得让人心
酸。“妈妈，你去哪儿啦，我好想你！”

女儿小嘴吧啦吧啦说个不停，分享着她小小
世界里的一切：幼儿园里那个总是抢她小贴纸的
调皮男孩，老师教唱的新儿歌怎么也记不全的小
烦恼，还有午睡时做的那个有彩色城堡和会飞的

小兔子的美梦……她手舞足蹈，说得眉飞色舞，时
不时还把小熊凑到手机边，要让“妈妈”也摸摸。

夜深了，女儿眼皮开始打架，却还舍不得松
开手机，“妈妈，你和我一起睡好不好？”她钻进我
的怀里，听着AI“妈妈”睡前故事。小手紧紧揪着
我衣角，慢慢沉入梦乡，眼角还挂着未干的泪痕。

我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回首往昔，田间
地头、灶火炊烟，那时还没有手机，但爱醇厚深
沉。AI能模拟“爱”，却替代不了真正的爱，替代
不了心与心的贴近，替代不了目光交汇时的温
暖，替代不了孩子跌倒时伸出的手。

日子一天天过去，女儿有时还会和AI“妈
妈”聊天。但更多的时候，她的妈妈努力调整工
作节奏，哪怕只是提前半小时回家，陪女儿读一
读绘本，一起给小熊“打针”，为它“量烧喂药”。
每一个这样的瞬间，都是AI的算法无法替代的。

AI终究不是爱
陈玮佳

他们去看演
出了，我向来喜欢
安静。住在峨眉
山半山腰的宾馆，
在这样的夜晚，幽
深的山沟里，我要
出去看一看峨眉
山的夜景。

步出宾馆大
门，信步山间曲曲
折折的小路，两边
是高高的大山，连
绵不断，覆盖大山
的树木皆有碗口
粗细，密密匝匝。
虽不是原始森林，
也有些年月了。
没有一丝风，树木
也一声不响，偶尔
从树林深处传来
几声鸟鸣，心里有
点发怵。不敢走
远，回程，在宾馆
附近转悠，好好欣
赏峨眉山的夜色。

这里叫峨眉
山两河口，坐落在
两条山溪之间，环

境确是幽美，只是那两条山溪，在乱石中
潺潺流下来，浅浅的，清澈见底，既无游
鱼，也无一点尘滓，能留住什么？也难怪，
现在是枯水季节。

不经意朝山上望，隐隐约约山头之
上，浓云流淌着。之所以能看得见，是因
为有月光。一想，今天是农历四月十六，
真是巧了。我在寻找月亮，层层的云彩遮
挡着，看不见月亮的影子，我只能等。

好不容易，云彩的罅隙间露出一点点
脸，犹抱琵琶半遮面，可惜转瞬即逝，就这
样和我捉迷藏，但我还是喜欢的。峨眉山
的月亮，让我一下子想起了李白的《峨眉
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
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
州。”

陶醉于诗的美好意境之中，而此时不
是秋天，是夏初。月也不是半轮，本应是
圆圆的玉盘，此刻偏偏躲在云后，只吝啬
地透出一些光。面前是两条小溪流，期待
能映出月亮的容颜，可是溪流太浅了，两
边又有森林遮挡，月亮也不给面子，离得
太远且不说，躲在云彩里就是不肯出来，
叫溪水在那儿白等。

我们是自重庆来的，恰逢满月的晚
上，这样的美好，想好好亲近一下峨眉山
的月亮，云彩就是不肯退去，月儿还藏在
深处，有时露一下脸，匆匆的，留下一些
念想。

也好。在峨眉山腰上，溪水老林之
中，上面是行走在云彩中的月亮，周围弥
漫着月光。我此时早已转向了，不辨东西
南北，就是明月当空，怕也难以体味李白
诗中的绵绵情思和神韵之美，终究要留下
遗憾的。可话又说回来，不是峨眉山，不
是大诗人李白留下千古佳句，别处就是满
月，又有什么情志呢。

月圆则亏，月满则虚，大诗人李白歌
咏峨眉山月，一千多年来，多少个轮回，
月儿还是对峨眉山有情有义的，阴晴圆
缺，亘古不变。此时，藏在云彩里的月儿，
爱上了峨眉山的恬静，爱上了峨眉山的
秀美，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山风不知何
时悄悄地来到了身边，轻轻地叹了口气：
哎！

回去吧，睡个好觉，明天，还要去攀登
峨眉山的金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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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广场

我的暑假


